


就是你心中的那棵草
杨丰 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包装工程（1）班  
亲爱的老妈：
您好！
“嘿嘿，好久不见着实怀念，这周我要回去了。”，“不是再过几个星期就要放五一了吗？”你在电话那头疑问道。“其实我这周就想回去，反正在学校也没什么事，不如回去尝尝你的手艺。”“随便你，想回来就回来。”，“好。”我双眼一眯嘴角微微上扬轻轻地挂了电话。
潘阿姨，记得我第一次这样叫你的时候，老爸在旁边乐坏了，“你把你妈叫年轻了 。”前几周给你打电话，末了你抱怨说开学几周了也不知道回家，然后又自言自语道：“是不是嫌我太唠叨了啊？大人也是为了你们小孩子好。”我在电话这头欲哭无泪，心中纳闷，我什么时候这样说过了。妹给你下的诊断书是，“别理她，老妈是更年期到了，整天没事就在胡思乱想。”，我亲爱的潘阿姨我哪里会嫌你唠叨，对我来说听你的唠叨就是一种享受，我喜欢笑呵呵地咧着嘴坐在你的旁边，听你东拉西扯的说一些心中烦闷的东西，末了还加上一点自己的评语，我则一本正经的坐在你旁边，忽然从摊子上拿出一支笔，做速记状。你便一脸迷惑的看着我“你这是干什么”“呵呵，名言警句，是良药，记下来我要细细体会”你便扑哧一声笑了，“这孩的”。其实我想说,你的话我一句都没听进去，我知道生活的艰辛在你的心中留下太多的阴霾，每次望着你呆呆出神的眼睛，望着你已经花白而略显凌乱的头发，酸楚渐渐溢满我的心头，我只是不想再看你紧锁的眉毛，那种浓的化不开的苦恼印在脸上，操持这个家,你的头发已经半白，我不想让烦恼在你的额头上再留下过多的噬痕，不想再看到你那幽深的探不到底的出神的眼睛，我只能用这看似愚笨的方法，给你带来一丝轻松。
对于你我真的有点不会表达，嘿嘿，其实是有点不好意思。妇女节，老爸问我，你给你妈什么礼物啊，你小妹给你妈做了一个贺卡上面还有祝福语哩。我嗤笑：“三年级的小孩子就只会做那些，谁知道上面写的是不是真心话？”随后心头一酸不再作答。记得高三时我给你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母亲节礼物一根冷饮——伊利巧乐滋，把冷饮给你时忸怩地附了一句“母亲节快乐。”等我吃完后，还看到你眯着双眼在那里把玩快要化掉的冷饮，现在我知道那天是你那年为数不多的一次高兴，高三，就算是现在，我依旧不愿回想，可有些事情就像梦魇一般时不时的萦绕在脑海，一旦回想起就如迷雾般渐渐弥漫整个心头。经不起高三学习的重压我选择了逃避，不满足当前的学习状态我选择了自暴自弃，你是接了老师的电话匆匆从上海回来的，见你的第一面在你的脸上任然是淡淡的笑意。你依旧像自己说的那样，不善于言辞，从来不说开导性的话，仅仅是一如既往的那句“别管别的，学你自己的”。我会愤懑地将你做的饭菜统统混在一起然后丢在一边走人，逃课上一整夜的网。一连几顿的不吃饭，整天的闷头睡觉，学校不去，课不上，肆意妄为的挂老师的电话，你则若无其事的帮我圆和，一次次地做饭，又一次次的盯着冷掉的饭发呆，直到那次我反胃吐了黄水，你哭了。多少次我夜里上网回来听到你抽泣的声音，我置之不理的倒头就睡，多少次你一个人去找班主任，让着帮忙劝说。最后，你看着不成器的我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说“好，别念了，你别念了。”
大学两年，偶尔会坐在阳台上不经意地回想起高三时的你，痴笑自己当时读不懂你。现在我想借着回家的机会，静静坐在你旁边聆听你，聆听你脑海中转个不停的旋律。所以，亲爱的老妈你还觉得我会嫌你唠叨，嫌你烦吗。其实，我很简单也很平凡，就这样简单平凡的一棵草深深扎根在了你的心中，让你愿意为他撑起一片天，有时候你也很简单，平凡的就像我生活这条直线上的一个点，有你时我感觉不到直线上会多些什么，但没你时我失去的竟是整条直线。

此致
敬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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